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与君绝（生子） 上

 

女子背对著门口站立，一身浅紫色宫装，她梳著妇人的发髻，头上只插了一支凤钗。虽然装扮朴素，却掩不住天生丽质，只是一个背影，已让见者难忘。

听见声响，宫装少妇转过身，动作轻缓，姿态优美。她微笑著对来客说道：“陈公子，别来无恙。”

“李姑娘……”时隔一年再次见面，陈子衿的心情非常复杂。

“不，我现在是赵夫人。半年之前，我和赵悠已经成亲了。”李清露温柔的抚摸著高高隆起的肚子，陈述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。

什麽！

陈子衿脸色煞白，大脑被这个晴天霹雳轰的发蒙。

原来他成亲了！为什麽不告诉我！为什麽要……跟别人成亲……

“陈公子远来是客，本该悉心招待，但碍於身份，瓜田李下，请恕我直奔主题，有什麽不是，我就先在这里赔罪了。”客气话说完，李清露话锋一转，“常言道：无事不登三宝殿，现在这赵家是我当家做主，陈公子若有要事可跟我直言。”

“赵老爷他……”

李清露忧伤的说道：“公公在夫君离家後一病不起，不到一个月就殁了。”

离家出走还是好听的说法，她的新婚丈夫赵悠分明是跟男人私奔了，而那个令赵悠离家投奔的男人就是陈子衿。善良的陈子衿面对令赵悠抛妻弃子气死父亲的事实心中有愧，他与赵悠相识相恋时，赵悠尚未娶妻，两人一见锺情再见定情，常以把酒同游为名谈情说爱。两人年少轻狂不懂得掩饰，终被赵悠的父亲发现。两人在赵老爷的棒打鸳鸯下被迫分离，一年後赵悠离家出走前来投奔，两人才得以长相厮守。本道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怎知几月分别赵悠身上竟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。尽管他并不知晓内情，可是令赵悠抛妻弃子的原因终归是他，所以他岂有无辜二字可言。

“对不起……”

“陈公子不必内疚，这是夫君一个人做下的决定，我相信陈公子的为人。”

话是这麽说，但他怎麽可能不内疚，要是没有他赵悠也不会离家出走。陈子衿咬紧下唇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只能先解燃眉之急，他嗫嚅著说出今日前来的目的：“李……赵夫人，小悠中了毒，需要血灵芝做药引，请你……”

李清露早已猜到他是为赵悠之事前来求自己，以赵悠爱惹祸的本事，中了毒她一点都不感到意外，她神色的平静的说道：“照理说，夫君有难，我本不该推脱。可这血灵芝是公公珍藏的宝贝，公公生病时都不舍得拿出来用，陈公子你说我该用它救夫君吗？”

“灵芝乃身外之物，怎比得上人命，何况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赵夫人自是当救！”听她一口一个夫君，陈子衿心头就像有一把刀子在割，痛彻心扉。

“那好，既然陈公子让我救，那我就救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”她的声音虽然轻柔，却透著属於正室夫人的威严。陈子衿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连倾听的勇气都快要失去。

“我要你抛弃他！抛弃赵悠！”李清露语气强硬，棒打鸳鸯的话说的理所当然，其实也本就理所当然，作为正室夫人让勾引自己丈夫的狐狸精离开还不理所当然、天经地义吗？

见陈子衿的脸色变得煞白，李清露又放柔语气恳求道：“我本不愿抢一个心里没有我的丈夫，但是我的孩子需要一个父亲。你明白我的苦处吗，陈公子？”她的话音哀婉，透出作为一个母亲的无奈。

那一刻，他的心很痛很痛，他知道自己无法拒绝。

 

“子衿，你真的要照她的话去做吗？”

“是，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小悠的命。”

“可是你这样做会让他恨你的！”

“只要他好好的，我怎样都没有关系。”

徐夜明为这个好友的事气极，无力的怒吼道：“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怎麽办？”

陈子衿平静的说道：“我一个人也能照顾好他，而且不是还有你这个大神医在吗？”

“如果他知道了……”

“他永远也不会知道！”陈子衿打断好友的话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赵悠，一旦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，赵悠就永远也不会发现真相。更何况他为了掩盖事实，在与赵悠行房时特意下了春药“春梦”。春梦了无痕，赵悠醒来後不会记得做过的事。以前在下面的人一向是赵悠，这唯一一次做攻的经历他还不记得，就算他有一天会发现陈子衿怀孕，也不会想到陈子衿腹中的孩子是他的。

“我要是早知道你的打算，当初你来向我讨男男生子药的时候我就不该给你！我本以为你们会天长地久，本以为生子的人是他，你……你这个笨蛋，快要气死我了！”

陈子衿脸色一暗，当初他也以为他们会天长地久……

“我心意已决，你也不必在劝我了。夜明，算我求你，你别告诉他孩子的事，帮我演好戏行吗？”

“你……唉！”徐夜明叹了口气，没有再劝下去，别人的事终归只能由别人做主。

陈子衿愧疚的低下头，不敢去看徐夜明的表情，他为为难了朋友而感到愧疚，却不会为此改变心意。

其实，我只是想留个纪念而已。只属於我和他的孩子，没有人可以夺走……

他摸摸尚未隆起的肚皮，心中涌起一种混杂著淡淡忧伤的幸福的感觉。

这是只属於我一个人的孩子，我和你血脉的结合。他会代替你留在我的身边，给我活下去的勇气。

小悠，请你不要恨我……

不要恨自私的为你决定命运的我……

 

与君绝（生子） 中

 

“子衿哥哥，我回来了，一天不见你有没有想我呀？”

黑暗的密室里回荡著少年甜甜的笑声，这如同问候情人的温言软语却让缩在床角里的男子瑟瑟发抖。

“今天那个可恶的徐夜明又来了，还想跟我要你，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他对你倒是够痴心的，都被打了这麽多回了还不长记性，简直是自己找死！”

听见徐夜明这个名字，一直沈默的男子才惊慌的问道：“你将他怎麽样了？你不要伤害他！”

少年闻言立时怒气上涨，绝色的脸孔扭曲著，扬起手一个耳光扇了下去，将男人的脸打偏。少年怒吼道：“你还在等他救你出去吧？陈子衿，你趁早死了这条心，你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我死也要你陪葬！当日我就说过，你有胆背叛我就要承受我的报复！你负了我赵悠，还想跟那个野男人逍遥度日！没门！”

说罢，赵悠一把拽过男人压在身下，扳开他的大腿就要施暴。白皙的皮肤上布满青紫淤痕，後庭的裂伤还在抽痛，可是此刻陈子衿顾不上疼痛，也不再有勇气反抗，只能颤抖著尽量放松身体，接受身上人的蹂躏。自从被赵悠抓回赵府，这一个月以来，他夜夜都要被赵悠往死里折腾。身心俱疲的他早已无力挣扎，为了不伤到肚子里的孩子，他只能尽量配合少年的侵犯。不习惯的疼痛让他感到羞耻，以前和赵悠在一起时他一直都是在上面的那个，没想到如今竟要承受这种屈辱。

男人的顺从并不能让赵悠熄灭怒火，今天见过情敌的他格外愤怒，一幕幕耻辱的画面在脑海中闪过，点燃了嫉恨的心，令他绝望的嘶吼。

──为了你我什麽都没有了，你怎麽可以背叛我！

──子衿哥哥，以後我会乖乖听话，你不要抛下我……呜呜……

记忆中，少年近乎绝望的哭喊，并没有挽回情人的心，只换来一声无情的嘲笑。他的真心惨遭践踏，他放弃荣华富贵换来的却是男人无情的背叛。现如今，男人高高耸起的肚子就是对他最大的嘲讽，他不舍得压倒的人早已被别的男人占有，而且不知为何还怀上了眼前这个孽种！

他下狠心折磨著所爱之人，发泄著想要毁灭一切的灰暗欲望。在少年粗暴的动作下，陈子衿痛得浑身抽搐，少年的羞辱侵犯和随之而来的剧烈胎动都让他感到痛苦。他的双手捂住圆滚滚的肚子，安抚著在里面痛苦挣扎的胎儿，却无法起到丝毫作用。随著腹中一阵剧痛，他感到有大量温热的液体顺著结合的部位汩汩流出，他的心一沈，立时明白是孩子出事了。他开始拼命挣扎，向对自己施暴的少年苦苦哀求道：“求求你不要再动了！饶了我，小悠！不，你饶了我的孩子吧！孩子是无辜的……啊──”

赵悠不顾他的哀求，疯狂的贯穿著他的身体。等赵悠逞完兽欲才发现身下的男子已经气若游丝，一双空洞的眼中透著绝望，双腿间大量的血水流下，染红了床单。一股快要失去他的恐惧从心底升起，赵悠惊恐的叫著他的名字，抱起他向外跑去。

惊慌失措的赵悠将家里的下人吓得四处乱窜，尚不知发生何事。赵悠的反常很快传到李清露的耳中，作为赵悠妻子的她自然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，当她看到赵悠怀中鲜血淋漓的陈子衿时，立时发出一声惊呼。

“别跑了，快将他放在床上！”李清露大吼著惊慌失措的丈夫，强作镇定的指挥著下人，“快点去请个大夫来！”

“陈子衿，你不许死！”赵悠拼命摇晃著神志不清的男人，心中惊惧不已，他害怕就此失去这个他所深爱的人，比被男人抛弃时还要更加恐惧。

“滚开！别在这碍事！”又急又气的李清露扇了赵悠一个耳光，一把将碍事的他推开，自己上前检查产夫。

“好痛……”

陈子衿痛的缩成一团，迷蒙中他感到有一双陌生的手扳开他的双腿，动作急切又不失温柔。他睁开眼，看见了面前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女子。被一个女人看见自己的下体，尤其这个女人还是自己的情敌，陈子衿羞窘的直想挖个坑埋住自己。腹中剧烈的疼痛由不得他多想，只能紧紧抓住床单呻吟。

“你这是要早产了！快点用力！”

“恩……痛……啊……”

李清露再年轻身份再高贵到底也是个女人，而且是个生过孩子的女人，她深知产子的痛楚与危险，女人生孩子都是黄泉路上走一遭，何况陈子衿不但是个男人，现在又因为意外伤害而导致早产，更是凶险万分，弄不好就会一尸两命。李清露从来没有这麽怕过，两条人命在她面前摆著，一不小心就会逝去。这一刻，她无比後悔自己做过的事，如果她没有拆散这两个人，就不会有今天这一幕了。

 

与君绝（生子） 中下

 

在大夫的帮助下，陈子衿已经脱离危险，孩子也平安的出生了。看著产後昏迷的陈子衿，赵悠是既心疼又愧疚，已经在他的床边坐了足足一天。李清露再也看不下去，一手将游魂一样的少年拽出门外。看著情绪低落的少年她幽幽的叹了一口气，对他说道：“够了赵悠，够了……你放过他吧……也放过你自己……”

这话触到了赵悠的爆点，他凶狠的对她大吼道：“不可能！我恨他、恨他、恨他、恨他、恨他！”喊著喊著少年泪流满面，疯狂的大叫道：“我绝不会放他走！”

李清露看著快要崩溃的少年低声说道：“表哥，你只知道你恨他，你知不知道我也恨你……”只有当著陈子衿的面她才会管赵悠叫夫君，平常都是叫表哥，夫君这个称呼是专门用来气陈子衿的。

赵悠不解的问道：“为什麽？露儿，你为什麽要恨我？”

“表哥，你真是残忍……这世上最残忍的人其实就是你！” 她的眼中几分怨恨几分怜悯，顿了顿继续说道，“春天和我一起踏青游湖的人是你，夏天和我一起划舟采莲的人是你，秋天和我一起煮酒赏枫的人是你，冬天和我一起踏雪寻梅的人也是你。表哥，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你，可惜你却不了解我。

我们的儿子已经半岁了，你可曾抱过他一回？你离家半年，回来可曾问过一句我过得如何？你回来只是为了报复他，你可曾想过我的感受？表哥，你太自私了！你认为他负了你，所以对他恨之入骨，可是你却从未想过，你这麽做也负了你的妻子！你也负了我！可你却从没想过我也会恨你，会报复你，你可以肆意妄为，抛妻弃子，我被你伤害了，却要强颜欢笑，所以我想让你也尝尝被人抛弃的滋味！

赵悠，你是个笨蛋！你不但不了解我，你也不了解他。我从没见过比他更善良的人，他怎麽会抛弃你！怎麽会背叛你！为什麽你从没有想过这个孩子也有可能是你的儿子？你不但是个傻子，也是个瞎子！你没看到他跟你长得有多像吗？”

赵悠听出她话里的意思，惊叫道：“不可能！一直都是他……”赵悠脸红的快要滴出血来，不好意思说出一直都是自己在下面。

李清露对他的疑惑不以为然：“男人尚且能生孩子，还有什麽事不能发生？说起来还是你爱得罪人的毛病惹的祸，上次你中毒他来求药时，我定下的交换条件就是让他抛弃你，我想让你也尝尝被人抛弃的滋味！”

赵悠恍然大悟，瞬间想通了最重要的关节，似乎整个世界都变得明朗起来。

 

从产後醒来起，赵悠对他的态度就变得很奇怪。不但每天缠著他问东问西，还一反之前的残暴精心照顾，就是以前他们没分手的时候，赵悠对他对也没有这麽好过。

“子衿哥哥，你说宝宝叫什麽名字好呀？”

陈子衿故作冷漠的说道：“这是我的事，不劳赵公子费心。”

碰了个硬钉子，赵悠毫不气馁。要放以前他早就怒了，自从经历了差点失去所爱之人的恐惧，他变得成熟了一些。

赵悠笑嘻嘻的说道：“这是我的孩子呀，我怎麽能不费心呢！”

陈子衿闻言一惊，他辛苦隐瞒的真相竟然被赵悠知晓了？他害怕孩子被赵悠抢走，赶紧反驳道：“我不懂赵公子在说些什麽，这个孩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！”

赵悠见他垂死挣扎觉得好笑，笑著说道：“那个姓徐的什麽都招了，子衿哥哥就不要再妄图隐瞒了。”

那天经过李清露的提醒，赵悠的脑袋终於开窍，抓来徐大神医询问事情始末。徐夜明本就替陈子衿觉得委屈，意志不坚的他很快就出卖了好友，将真相说出。

“你……他是我一个人的孩子，跟你这个朝三暮四的小鬼没有关系！”

想到那个损友不知添油加醋说了什麽蠢话，陈子衿恼羞成怒，拽起被子蒙住头开始装睡。其实陈子衿又何尝没有怪过赵悠，怪赵悠招惹了他又娶妻生子，让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，可惜自私又迟钝的赵悠永远也无法理解他的痛苦。

 

与君绝（生子） 下

 

陈子衿坐在床上，面对著这个可以算作情敌的女子觉得非常尴尬。

“陈公子，你将他带走吧！一个他不爱我我也不爱他的丈夫，我不需要！”

“夫人千万不要这麽说，孩子也是需要父亲的……”

李清露笑道：“难道陈公子的孩子就不需要父亲了？”

陈子衿语塞，勉强笑道：“夫人说笑了，我不就是孩子的父亲吗！”

“陈公子分明是孩子的母亲，怎麽会是父亲呢？所以你还是将那个只会闯祸和吃白饭的笨蛋带走吧，别让他再给我添麻烦了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其实你来求药时我是故意那麽说的，因为我感到忌妒。”李清露的表情太过忧伤，陈子衿刚想出声安慰，她忽然语出惊人，“我忌妒他夺走了你。”

陈子衿吓了一跳，她说的是忌妒他夺走你，而不是忌妒你夺走他，怎麽能不令他心惊。

李清露专注的看著他震惊的表情，黯然说道：“陈公子，我一直都是喜欢你的，和表哥一样的喜欢。

那年夏天，我和表哥去游湖。你追飞贼从船头掠过，船身巨荡，表哥站在船头差点掉进湖里，你轻轻一拽就把他揽进怀里。你本为救他幸免落水，却不知无心插柳虏获了两颗芳心。可惜你只知他的情意，却不知我的心思。就如同那时你只顾他的安危，没有看我一眼。那时我站在舱外，金色的阳光渡在你们身上，表哥本就生的貌美，你们站在一起，那画面真是好看。

从那天起，他日日念著你，想著你，连读书时发呆口里都念著有你名字的诗句。

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

纵我不往，子宁不嗣音？

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

纵我不往，子宁不来？

挑兮达兮，在城阙兮。

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。”

她幽幽念出藏於心中的诗句，字里行间隐藏著不敢说出口的情感。她的相思并不比赵悠少，她的爱意也不比赵悠浅，只是她不敢像赵悠一样宣诸於口。

“我一直都很羡慕他，他能以和你做朋友为名接近你，可是作为女子的我却连这个机会都没有。我也很钦佩他，他可以为爱抛下一切、勇於追求。我也嫉妒他，可以得到你的回应、终身相守，这些都是我做不到也得不到的。

我自幼和表哥一起长大，这世上可以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你认为他的心太狠，可以抛妻弃子，其实不然。他的心只有一窍，做事专注却也极容易堵死，当他下定决心，没有人可以更改。他的心里既然有了你，那其他人都不过是多余的棋子，可利用可抛弃。他利用娶我之事让他父亲放下戒心，再丢下我去寻找你，一点都不奇怪。答应嫁给他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料到今天的下场，但是我为了荣华富贵还是嫁进赵府，所以我一点都不值得你同情。

虽然我早已猜到他会离我而去，可是我的心中还是感到不忿，青梅竹马的情谊到底也抵不上对你的相思。他拐走了我喜欢的人又将我当成一颗棋子随意丢弃，我自然是不想让他好过，只是我到底也没有他狠心！

也许你觉得他对你太残忍，可是爱之深恨之切，因为爱你入骨，所以他可以为你抛下一切，但当由爱生恨时，恨意也就格外强烈。

陈公子，他千不好万不好，对你总归是真心的，你看在他是真心爱你的份上就不要再计较他这些日子做的错事了。人生苦短，只争朝夕，切莫为不值得的事浪费了光阴。陈公子，我言尽於此。你好好想想吧！”

说完她转身离去，背影带著几分洒脱。其实她心中早已明白，无论是他所爱的，还是他所嫁的，这两个人都不属於自己。她对陈子衿一见锺情，却也看出了他心之所寄。她不曾爱过赵悠，却坚定了要嫁给他的决心。她自幼寄人篱下，姨父对她有养育之恩。所以当姨父需要她报答时，她毫不犹豫就同意了。她比姨父更了解表哥，她知道表哥一定会在婚後逃跑，所以她在酒里下了春药，乞求上天留给自己一个可以寄托终身的儿子。有子万事足，爱人和丈夫都是靠不住的。聪明如她，不再乞求爱情，也不寄望於婚姻。如果注定得不到所爱之人，那麽她希望自己能得到一世安宁和荣华富贵。其实，她并没有那麽恨赵悠，只是意难平，所以才做出这些多余的事。到今日为止，她的戏份终於结束了，她终於可以安心的生活了……

陈子衿在李清露离开後想了很多，无论如何他与赵悠都对不起这个女人。可是他的心已经给了那个可恶的小鬼，再没有多余的地方留给她了，而且不完整的爱对她而言也是一种亵渎。其实赵悠既然娶了她就应该对她负责，而不该弃她而去。早在他知道赵悠娶她为妻时，他就应该把赵悠还给他，只是他狠不下心，因为他深深地爱著那个自私又冷血的少年，所以他铤而走险为自己留下纪念，支撑自己在没有他的日子里继续走下去。可是事情往往无法依人的想法运转，他虽有心成全他们，却没有料到赵悠比他想象的要狠上太多，并不愿意放过背叛爱情的他。

他看著站在门口不断往里张望的少年，无奈的叹了一口气。既然他爱上了这个任性霸道的孩子，就只能做好忍让一生的心理准备。而且就算他想要分手，赵悠也不会允许吧！所以他们注定要纠缠一生，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。

 

後来，陈子衿和赵悠带著孩子一起离开赵家，在徐夜明的药庐旁开了一间茶寮。两人专心教育孩子和经营生意，偶尔也会出门游山玩水，平淡幸福的度过余生。

─完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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